
编辑 张亚琴 组版 唐玉梅 校对李文静
2011年5月13日 星期五

沧桑寿唐关
□王玉佩

东园，或者清溪
□苏北

位于安徽淮南八公山地域的寿唐关，是中

国古代的重要关隘之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

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此关距凤台县城南六华

里，雄踞于两山之间。

凤台县是西周时建立的州来古国的都城。

周景王十六年，吴灭州来。周敬王二十七年，吴

把蔡国由河南新蔡迁都于州来，称为下蔡。楚

考烈王自陈迁至寿春后，寿春为楚国的都城。

从此，这一带便成为吴、楚争霸的战场。下蔡古

城南临淮河，雄踞城南的寿唐关，南望寿春，北

眺下蔡，东、西皆山，地势险要，为著名的古战

场。从公元前 538 年起，先后有吴楚州来之战，

秦国灭楚之战，秦末刘项之战，司马昭围困寿春

之战，淝水之战，后周南唐之战等等。所以，自

春秋战国时起，寿唐关就被军事家和政治家所

看重，五代时建起关隘。

寿唐关建在两山之间，关高两丈余，二十余

丈的关口，可供车马通行。现存的遗址，是宋代

重建的。相传赵匡胤被困南唐（寿州）时，刘金

定率兵前往相救，当时就把兵马驻扎在寿唐关，

刘金定住在关楼上，束装上阵。四周还有刘金

定当年的大马市、小马市、练兵场。1949 年前，

拱形关口的上面部分楼房尚存，因年久失修而

倒塌。现仅存拱形关口。登关远眺，但见寿唐

关东、西，山高路险，南、北坡陡路曲，扼南北，卫

东西，真乃是一兵当关，万夫莫开！

寿唐关不仅是军事上的要塞，同时也是交

通关隘。历史上重要的鄂君启节车大道，就从

寿唐关通过。这条重要的交通命脉，据说是楚

幽王时期修建的，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了。它从如今的阜阳起至凤台，再从凤台过淮

河，经寿唐关、淮南市的唐山、长丰的庄墓桥、寿

县的瓦埠、长丰的罗集、下塘集、合肥市、巢湖，

至湖北的郢都，全长五百多公里。这条道路是

世界历史上有明文记载的陆路交通线，早于公

元前300多年著名的古罗马亚平大道十一年，是

中国和世界交通史上的辉煌一页。战国时群雄

争霸，经济和贸易也相继发展，为了商贸的需

要，修了这条大道。据史载，鄂君启节是战国时

楚怀王发给他的至亲鄂君启的陆路通行证，分

“车节”和“舟节”两种。车、舟使用此节，既可免

税，沿途又可受到优待，方便通行。如今，尽管

这条陆路交通线因科技的发达和桥梁的建筑而

重新改道，但基本的路线相差不大，只不过避开

了土岗和洼地。可见古人在交通路线的勘测

上，已经具备相当高的水平。

构成关体的古砖和基石，看起来是那样的

普通和平常，但仔细观察，每一块砖，每一块石，

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寿唐关的文化价值，同

样不可低估。只要你从寿唐关拱形关口来回多

走几趟，只要你在关楼的遗址上寻觅几块残砖

断瓦，只要你站在关顶的高山上向四周眺望，只

要你多次观察至今仍存且经过重修的通关古

道，你就会被一种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所感

染。吴楚在这一带的争霸，淝水之战的刀光剑

影，春秋战国时的烽烟，秦时开通的驿路，鄂君

启节车的往来，淮河商船的点点白帆等等，这一

切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王朝的更迭和社会政治

的变革与前进，不仅仅是战争给百姓带来的苦

难和流民的迁徙，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生

产技术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楚文化的东渐、中原

文化的南移和吴文化的北进，形成了淮河流域

文化的大融合。

前人创造的历史文化，已成为不可再生的

资源。据说当地政府为了保护这一文化遗存，

已筹划修葺，不久将能看到寿唐关的雄姿。

开栏的话：

安徽的文化，伟如泰山，长似江河，辉映苍穹。无数的秀山丽水和文化名人，则是峰

峦的景致、中流的波澜、缀满天河的星辰。

从今起，本报推出《皖风亭》，以安徽的文化为出发点，将手中的笔，遍览皖地名胜古

迹，追述历史人物及其事迹，开掘山水间的历史意蕴，诠释江淮文明的兴衰。不知可有对

徽文化感兴趣的朋友，写一写安徽的良辰美景、风土人情，行文要有时尚感，字数以1000

左右为宜。谨致谢忱。 本版投稿邮箱：zyq_405@163.com

我在泾县的月亮湾一个叫东园的小村子住了一宿，那是

怎样的山水，怎样的月夜啊。

我们一行斜披着夕阳进村，那是一场山雨后的夕阳。艳

艳的，温暖的。

村口的索桥斜斜地过来，我们走在上面，像踩着云朵，又

像荡着一个巨大的秋千。心马上就热腾腾的。索桥下的溪水

发出巨响，浪花砸在凌厉的石上，一朵一朵白色的花怒放开

来。孩子们三五，光着身子在溪水中扑腾，扑腾，一阵一阵的

笑声，嚷嚷声递上来。

过了索桥也就是村子了。一番古旧的样子。沉旧的白墙

灰瓦的徽派建筑，马头墙，一户一户散散地落着，曲曲的石板

路连接着，指引着，石门石阶，门口零乱的什件，一两根随随便

便交叉的竹竿支撑的衣架，从袖管套进去的晾晒的衣物。门

口的空坪，种着各色的菜蔬，蚕豆花、开着鲜红花朵的凤仙花、

桅子花、野蒿草、狗尾巴草，开着各色小花的野菊。一户人家，

老两口坐在门口吃晚饭，四只鸡，三只鸭围着他们。门大敞

着，一副门对斑驳迷离：油滴一点香，勺炒五味鲜。

有狗跑来跑去，猪摇着尾巴。一副老油条的样子。有一

头大胖子母猪，散散地走着，不急不忙，哼唧唧，像村里的老干

部。有一只顽皮的小狗，少年不知愁滋味，跟在后面不断地咬

它爹的尾巴，老爷子不管不问，倏忽一下，可能是惹急了，也许

是咬疼了，那老家伙忽然扭过身来，一下子与小家伙对视起

来，小家伙也不示弱，也摆了个pose，老家伙终于绷不住，笑了

起来，又自管哼哼唧唧地，散散地走着。

我们住在一个姓李的人家。大人叫什么，我们并不知道，

倒是有个十四五的小妞，像一节一节生长着的芝麻，开着白色

的喇叭一样的花，婷婷袅袅，她的名字叫做李苗。和庄稼一样

朴实。她穿着碎花的裙子，塑料的凉鞋，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并不多言，一副安闲若定的样子。

溪水是我们心惊肉跳的。那沿岸的树、岩，倒映在水里，

不知是水的碧，还是树和岩的碧。水中的各色，游动的鱼，仿

佛浮在空气中。我们汇入那一群嬉戏的孩子。那碧的水，润

润的，圆融的，冲刷着我们，耳边满是溪的声响，白的云朵，碧

的树，草，山，印在眼里。这怎能是我们的山水，这应是王麓台

的山水，八大的山水和沈周的山水。

暮色四围了过来，不知不觉地。山溪边的这一个小小的

村寨沉寂了。一切都归于夜晚。鸡，猫，鸭子，清溪里的小鱼

们；那远山的树，村寨边的芝麻，地里的苞谷，园里的茶，一切

的一切，寂静，守衡，连溪滩边的各色卵石，都不再言语，静默

着。星星集合着，该它们出场了，一颗，一颗，跳着出来，不一

会，布满了半个天空。月亮像个大家闺秀，从容地，款款地，羞

羞地走了出来，斜挂于天穹。该是下弦月吧。冰洁，疏朗，沉

静。她默默地把清辉洒下来，溪滩上像披上一层轻纱。

我们倦懒地睡在了那溪滩边乱叠的卵石上。那些有温

度的滩石。真是静啊。溪水仿佛知道大地已经睡了，便比白

天轻柔了许多，汩汩地流着。那远处山上的翠竹，摇动着柔曼

的身子，在为溪水唱着催眠的歌曲。我们手枕在头下，眼睛里

却全是繁星，那一跳一闪的北斗七星，有一颗星子真是顽皮，

一会儿躲到了天幕的后面，一会儿又探出头来，和我们捉起了

迷藏。我们用眼睛和那些星星说话，用身体和大地说话，而那

安静的溪水，则带着我们的灵魂远行。

那月亮轻移着，仿佛拉动着巨大的薄纱。

鸡们是山寨起得最早的。它们已用过早餐，那黑色的足

上还带着露水。那一只花一样的母鸡，爪子上还拖着青草。

狗们也是山寨里起得早的，它们已在那石板的村道上来来回

回跑过几圈。有三五只还见面说了话。用鼻子互相抵一下，

互致一下友好。那猫，那鸭子，那清溪里的鱼们，都起来了。

那田里的庄稼，苞谷，芝麻，茶；那清溪中的竹筏，溪上的索桥，

连溪滩上的石头都醒来了。村里的老人们也起来了。

李苗也起来了。她像那一节一节生长的芝麻，经过一

夜，似乎又长高了。这个山村的少女，她梦一样的眼睛，清溪

一般碧透的眼睛。她揉了揉，也醒了。

山寨都醒了。这个皖南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山寨，又开

始了新的一天。

山寨新的一天开始了。一切的一切都忙碌了起来。人

们去溪边，去田边，去井边，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我们也将

乘竹筏从月亮湾顺流而下，离开东园，告别这清溪。我们依然

走过那铺着青石的村道。那些牲畜们，鸡，鸭子，猫们，依然在

房屋边，青石道上，蚕豆花旁悠闲地漫步。那头大胖子似的母

猪，依然散散地走着，不急不忙，哼唧唧。而那个小家伙，那只

顽皮的小狗，则拖着一副旧渔网，在那里使劲撕咬，一派天真

烂漫。

我们走过一户斑驳着老墙的人家，一个老奶奶正陪着孙

女做作业。那满头银丝下的慈祥，那伏在竹子床上一笔一画

写着的孙女，皆印在那古老的青石的石础之上。屋里的锅灶，

挂着的篮，木制的水桶和缸，都静默着。那一户在门口吃晚饭

的老夫妻，这时却在门前的空坪上结起了筏排。那四只鸡，三

只鸭则各自忙着。那副斑驳迷离的门对却印在了崭新的日头

下：油滴一点香，勺炒五味鲜。

这个叫东园的小小村寨，它只是无数皖南村寨中最最平凡

的一个。它既没有胡适上庄家的“日暮起居方养寿，家多伦乐

乃长祥”般的高远，也没有龙川胡家的“漫研竹露

裁唐句，细嚼梅花读汉书”的雅致，但它的朴素，

凡实，还是深入了我们的心中。

不能忘记你，东园，或者那清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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